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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大概七八岁，刚刚能拿得动扫把，
母亲让我扫院子。我几乎是双手抱着扫把，吃
力地扫起来。忙了半天，院子终于被我扫得干
干净净了。

母亲看到我扫的院子，欣喜地说：“闺女长大
了！”说着，她打开柜子。那时我家的柜子是那种
老式的，长方形，上下一体，底很深，母亲总是把
好东西藏在柜子最底层。只见她踮起脚，弯着
腰，很费劲地从柜子底层摸来摸去。终于，她摸
出一块糖。那时孩子们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
糖。母亲晃着手中的糖对我说：“这是奖励你
的！因为你勤快，把院子扫得这么干净。以后你
长大了，也要当个勤快的人！”

那块糖真甜啊，甜得似乎多年后还有余味，
我每每想起来都要咽一下口水。甜蜜的味道迅
速滑上舌尖，满口都是浓烈的甜，无比享受。甜
味似乎能在嘴巴里发酵，变得有了几分悠长之
味，很值得回味。甜的味道对孩子来说是莫大的
诱惑，尤其是那个物质贫乏的时代，稀少而甜蜜
的糖果胜过珍宝。

我之所以对那次的糖记忆深刻，更主要是因

为糖是母亲对我劳动的犒赏。我完成了一项劳
动任务，付出了辛苦。而母亲给予我的，是肯定
和奖励。尤其是奖励，是看得到吃得着的。抽
象的劳动味道，就这样被母亲具体化了，她用糖
果帮我完成了对劳动的认知。因为年龄还小，
我尚且不懂得成就感的滋味，只是单纯觉得劳
动之后能得到甜蜜的奖励。劳动的味道，对我
来说就是甜的。

或许就是从那时起，我爱上了劳动。因为我
知道，劳动之后就会有甜蜜的奖赏。我上小学三
年级的时候，开始跟父母下地割麦子。割麦子很
累，但父母觉得割麦子对我来说是一种历练，坚
持让我去。天很热，我挥汗如雨，脸都花了。母
亲看到我的样子，心疼地说：“一会儿割完了麦
子，妈给你做好吃的。你想吃啥？”我擦了擦额头

的汗，脑子里飞快地想起各种母亲做的美食。但
在我的认识里，只有甜才是对辛苦劳动最好的慰
藉。于是我对母亲说：“妈，我想吃你蒸的糖包！”
母亲笑着说：“好！”有了糖包的诱惑，我咽了下口
水，干起活来更有劲了。

母亲在我人生的初期，有意无意向我传递着
一种意识：劳动的味道是甜的！

多年后，我参加了工作。我始终保持着勤勉
的工作态度，有时为了一项工作，我会忙到深
夜。工作忙完，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我总会觉
得一种甜甜的感觉油然而生，疲劳顿时一扫而
光。很多时候，我习惯奖励自己一块巧克力，觉
得那样才配得上我的劳动。我在工作中取得了
一些成绩，看着那些沉甸甸的收获，心中无比甜
蜜。后来我开始写作，依旧勤奋，大家都说我是
勤奋的典范。我不觉得劳动有多艰辛，反而觉得
劳动的过程是甜蜜的，劳动的收获也是甜蜜的。
我的文章发表了，我的书出版了，我都会觉得甜
滋滋的，就像当年母亲奖励我的糖果的味道。

劳动的味道是甜的。人生中有了甜蜜的味
道来支撑，就永远不会觉得乏味和苦涩。

□马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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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个 劳 模 做 工 友
□王晓伟

“我是离开了咱们班组，又不是离开了单
位，还是每天可以见面的！”老孟话虽这么说，但
我和工友们高举着酒杯，谁都不舍得饮下。他
满眼感动，笑着表示这劳模是“借”的，工友却是
永久的。

借个劳模做工友，让我不禁想起一年前的
劳动节，老孟荣获了企业颁发的“劳动模范”荣
誉证书。他去总部领奖，我们全区干部职工一
起守着电视，表彰会的镜头还给他了一个特
写，当看到那闪闪发亮的奖章、红艳艳的绶带
及证书时，我们都为他喝彩。劳动模范呀，这
是何等的荣光！趁着领导高兴，我们采煤三
班的班长打趣着提议，等老孟回来，就“借”到
我们班，也算是让我们沾沾劳模的光。

老孟是采煤一班的工人，早听说他是个
“干家子”，又能吃苦，班组成员都喜欢他。知
道要把他借走，一班的工人不愿意了，引得全
区工人“炸了锅”，最后还是领导站起来一锤定
音，说：“因为三班工作的采煤头面将面临断
层，正值攻克生产瓶颈时期，把老孟借调过去
帮帮忙。”听说要把劳模“借”过来，我们全班都
高兴极了。

借个劳模做工友，为期一年时间。几日后，

老孟果然来到了我们班组，恰逢遇上生产困难
时期。大家来到井下煤头上，看着那采煤机干
得“哼哼哼”，就是不前进，原因是断层出现暴
露的岩体，就像一块铁疙瘩，机组牙啃坏了不
少，累得我这个修理工跑前跑后地更换。机组
后支架上的顶板就更不乐观了，由于断层的影
响，顶板破碎严重，渣石块往下掉。

那几日，不但进尺少，各个设备由于受到
排渣影响，经常出毛病。可把头面上的工人累
坏了，大家有的清理架间活渣，有的忙着修理
损坏的机器设备，我们忙得连休息的时间都没
有。老孟更是与我们一起战斗，他号召工友，
配合着将百斤重的大木头从工作面上一根根
扛进来，自己探寻着支架上方的情况，看准位
置将木头用力塞到支架上方。木头要一根根
摞起来才能用上力，他愣是双手托举，尽管累

得身体打战，依旧咬牙坚持，直到支架用上力，
将破碎的顶板安全支护。要过断层就必须得顺
应地势，煤层在上就得仰采，这样对于采煤机组
和支架来说，向前用力就会受到影响。老孟二
话不说，从外面背进一根铁点柱，戗住需要用力
的地方，配合着各处起落点柱。

回忆那段时日，生产困难重重，机组频频出
现问题，令我一度产生厌烦情绪，老孟见我使
小性子，便坐下来鼓励我说：“煤矿生产遇到困
难属正常现象，但一切总会过去的，不信，你
看，风雨后就是彩虹了。”说完，他又忙着向正
后放顶处走去。

正后放顶处在工作面的最后方，由于仰采的
原因，工作面部分水流到这里，看着一团团的煤
泥就像沼泽一样，里面的点柱需要回收，这下可
让工友们犯了愁。老孟见状，进入其中，尽管煤

泥湿了半个身子，依旧将点柱一根根泄压收回。
他满头大汗，用一只胳膊擦汗，擦的满脸黑道，引
得周围人都笑了起来。困难时期，难得听到这样
的笑声，有老孟的鼓励，大家苦中作乐，就这样渡
过了生产最困难时期。之后的时间里，我们一起
并肩作战，创产创收，已然成了一个集体。

时光如梭，转眼就是一年，要不是班长提议
和老孟坐坐，我们竟忘记之前的约定，下班相邀
至矿门口的饭店，感谢老孟一年来的陪伴，当提
及“送别”一词，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想这一
年来的时光，劳模就像一束光，照耀着我们渡过
了困难时期，并带动和鼓舞我们不断前行，让我
们学习和感悟到了很多。

老孟举杯，眼中亦有不舍，正如他所说的：
“劳模是‘借’的，我们的友情却是永久的。”大家
举杯同饮，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依依话别。

□崔道斌

伟子的保洁工作

我们单位机关大院里，有一个搞场区保洁的
小伙子。这个叫伟子的小伙子是一名智力障碍
者，只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回家。看着伟子一
天天长大，父母为其今后的生活犯了愁。

单位领导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待伟子年满十
八周岁，主动上门给他安排了一份自食其力的工
作，让他负责机关大院的卫生。伟子从单位领导
手里接过扫帚，就像一名手握钢枪的战士，恭恭
敬敬地向领导敬了一个礼。

机关大院有两个场区，分为上场区和下场

区。每天清晨，伟子就早早起床，拿起扫帚和撮
子，开始在机关大院的上场区清扫，从左扫到右，
又从右扫到左，把地上的落叶、纸屑、杂物等垃圾
拢成堆，然后用撮子收集起来，倒进垃圾集装箱。

扫完上场区，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秋冬两
季落叶多时，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扫完。炎热
的夏天，扫完上场区，他的衣服上总是汗渍渍
的。寒冷的冬天，干完活儿，他的衣襟上有时
还挂着冰霜。

去年，单位领导把机关大院的场地刷黑了。
伟子逢人就说，机关大院越来越好扫了。

吃罢早饭，放下碗筷，他又拿起扫帚和撮子，
开始清扫下场区，把下场区扫完，就上午十点多。

这时候，伟子总算松了一口气。把工具收好
后，他还会出去逛逛街，到人多的地方凑凑热
闹，或去沿河公园的河堤上散散步。

下午上班后，他又提着扫帚和撮子，来来回
回地在上场区、下场区转悠，扫扫垃圾、捡捡纸屑
烟头，或者拔拔庭院花园里的杂草，让整个机关
大院始终保持着干净，清洁美观。

伟子是个懂礼貌的孩子，遇到爷爷奶奶、叔
叔阿姨，总是率先上前甜甜地叫一声，还会自找
话题，家长里短地与人搭话攀谈。遇到提物担重
的同行人，他还会主动上前分担，帮忙送到家。
遇到随地丢弃纸屑烟头的人，他总是不声不响地
走上前，躬身捡起来，有时弄得随意丢弃垃圾的
人，都有些不好意思。时间一长，大家都养成了
讲文明的好习惯。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
光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扫地的小伙子，
周而复始，做着同样的工作，劳累不言苦，简单而
快乐，幸福又知足。

烙饼者，是一对夫妇，很
年轻，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夫
妇俩都胖乎乎的。红彤彤的
脸膛，透着太阳的色彩，溢
出一份憨厚和朴实。

一切，都因陋就简。房
子是木板搭成的简易房，几
块木板，就那么东拼西凑，
一座房子就立在那了。房
内，是两座高垒的炉灶，炉
灶上，支着两盘黑亮的大铁
鏊子。房顶上，覆着一张黑
色的塑料纸，大概是防止漏
雨的。一有风，四角的塑料
纸就纷然飘起。木屋，更像
陆地上的一艘船。

一年来，夫妇俩就驾着
这艘“船”，在生活的海洋
上，艰难而又快乐地前行。

房子旁边，一块简陋的
木板上写着“独此一味”。
字写得歪歪扭扭，定是自己
的“大作”。不过，那种天真

的拙陋，看着也让人喜欢。极易让人想到田
地里，风过处，那些歪歪斜斜的庄稼。

确是“独此一味”。夫妇俩烙的饼，是一
种夹层油饼，饼内有葱花、芝麻等馅料。烙
熟的饼表皮焦黄，面上布满黑黑的芝麻。
油饼，都是现烙现卖，不是提前烙好的。我
曾问他：“这样，你一天就卖不多了。”男人
坦然道：“这种油饼就得热吃，凉了，味道
就不好了，质量第一。”说完，脸上堆满憨
憨的笑容。我从他的笑容里，看到的是一
份真诚和质朴，一种自信和从容。油饼，
好吃价低，五元钱一个，足够一名体力劳
动者饱餐一顿了。

烙饼者，就在小区大门外，我天天从
此经过。

后来，我发现烙饼者的周围，聚集了一
批特殊的人——建筑工人。冬天里，外面天
寒地冻，工人们就围在他的炉灶旁吃饭，边
吃边聊。小屋里，不时传出哈哈哈大笑
声。那笑声坦荡、真诚、张扬，飘出很远很
远……夫妇俩又添置了一个小锅炉，免费
为吃饭的工人提供开水，还免费提供小咸
菜。每当工人们吃完饭，小老板都会特别
嘱咐一句：“别忘了把水杯灌满，干活累了，
多喝点水。”每一位工人的手中，都会带一
个大大的塑料水杯。我惊讶，这简直就是
一个“工人之家”了。

夏天到了。夫妇俩又添置了几张小饭
桌，亦是简陋无比，似乎就是从附近的建筑
工地捡来的破木板钉成的。每天晚上，我出
门纳凉，都会看到有建筑工人围在饭桌旁喝
酒。酒，是小老板提供的最廉价的啤酒；菜，
多是从附近的小菜车上买来的熟菜，用塑料
袋盛着。工人们吃饱了，还常常会坐在那儿
聊天，借此度过这一个个溽热的夏日夜晚。
夫妇俩，总是耐心地等待着……直到最后一
位工人离去。

一天早晨，我早起去城外锻炼身体。一
出小区大门，就看见夫妇俩的小饭桌旁，几
位工人正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觉。身下，
只是一些破草席子。小老板正在收拾饭桌
上的残饭剩菜，突然我闻到了淡淡的蚊香
味。寻觅，发现有两盘蚊香，一东一西，在工
人周围燃烧着。小老板看我发愣，就说：“我
给他们燃上的，外面蚊子太多了，睡不好。”
那一刻，我几欲落泪。脱口而出：“老板，你
真是个好人啊！”

小老板淡淡一笑，看着地面上熟睡的工
人说：“哎，都是下苦人啊。”平淡的话语里，
蕴含了多么深切的同情和关爱。

其实，他们都是普通劳动者，在普通中，
互相为对方提供一份支持和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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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公路段因多重缘故，职工年龄断层
非常明显，35-49 岁之间几乎是个空白，于是
在单位里要么被叫“姨（叔）”，要么开口就是

“姨（叔）”。
姨叔们各有本事，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

上，他们都值得我们这些晚辈叫一声恭恭敬敬
的“姨（叔）”。

驾驶员王勇叔，在编入办公室之前，他已
经当了很久“编外”人员。洗手间的镜子是他
装的，卫生间的水龙头是他换的，厨房总是生
锈的锁是他不定期清理的；他还承包了单位里
大大小小机械的修理，不管是十几吨的清扫
车、洒水车，还是单人就能扛起来的打草机，只
要坏了，先找他。除了开车，他最多的身影就
是戴着手套，蹲在机械跟前。

王勇叔还有一个好搭档，就是孙选堂，选
堂叔也是个热心肠。小言给孩子买了儿童车，
一个午饭的时间，选堂叔已经给安装得妥妥当
当，还要叮嘱小言保存好配件；楼顶的太阳能
坏了，周末发现的，周一之前准修好。选堂叔
的最大特点还不是这，而是爱干净，他每天早
上第一件事就是洗车，每次小年轻们进单位大
门，第一个看见的准是他给车子擦洗的身影。

还有曹叔，曹叔名新刚，不知为何，成了我

们这唯一以姓氏称呼的叔。曹叔可是单位的
开心果，说起话来总是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没
有一点长辈的架子。曹叔最牛的是他的社交
能力，不管哪个单位、哪个村镇，都有他的朋
友。收取路产赔补偿费的时候当事人不配合，
他一听电话是保险公司的人，一句“你把电话
给我”。嘿，又是熟人，问题当场解决。

曹叔的对面是孟股长，但是我们更习惯

叫他社阳叔，社阳叔虽然经常喊“唉，老了，眼
睛花得厉害”，但是干起工作来，却从未因为
眼花受到丝毫影响，他会认认真真去看每一
份文件，经他手的发文定要逐字推敲，有时还
不耻下问去问年轻人。对于新人，他更是手
把手教，在他身上，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什么是
耐心和细心。

接下来是我们的两位段长，虽然平时大家
不会喊“叔”，但从年龄上他们确实是叔辈。

副段长孙中文像一部百科全书，动手能力
更是一绝，经常能看到他自己改制的东西。当
然，作为主管办公室和路产保护的段长，他的
业务能力更不用多说，公文写作也不在话下，
经他改过的句子确实简练不少；路产法规法条
他倒背如流，谁也别想和稀泥。再看张段长，
这位蓝田段的“总管”总是给人严肃的感觉，几
乎每个新人刚开始都会怕张段长。因为他是

退伍军人，站姿笔直、不苟言笑从他骨子里散
发出来，但是接触久了就会发现，在工作上他
确实对大家严格要求，在生活上，他却可以称
得上“和蔼”。

说完了叔们，接下来要说姨了，前一批姨
们已经退休完了，仅剩下的几位我们不叫姨，
而是称作姐姐。

王华姐姐是我们的副段长，也是全段职工
都要学习的榜样。她一步一个脚印，靠着自己

的勤奋和能力，从普通养护工成长为副段长。
工作中，她小到日常考勤，大到水毁抢险，只要
是单位上的事，她永远冲在前，周末和晚上经
常能看到她加班的身影。晓燕姐姐是办公室
的老资历了，作为劳资员的她，也有被几分钱
整到加班几个小时的时候，但她从不急躁，总
是稳妥处理。海英姐姐是退休职工返聘，虽然
退休前长期在道班工作，但这并不影响她的工
作能力，因为有道班工作经验，收集整理道班
资料的时候，她能准确找出易出错的地方，也
知道用何种办法给年纪大的资料员纠正效率
最高。张静姐姐是“80后”，将她归于姨辈是因
为她的工作年限和能力。无论何时跟她要资
料，哪怕小到一张图片，她都能快速找出来，是
养护股的全能人才，几乎每一项工作她都轻车
熟路，传帮带更是她的特长。李玲姐姐是养护
机械的“管家”，蓝田段养护路段长，机械自然
也就多，割草机、油罐机、平板夯、推雪铲等等
品类杂、数目多，有的要修理，有的要换零件，
有的报废了，每一笔账目她都清清楚楚。

还有道班的姨叔们，也许对他们而言，夏
日炽热、冬日霜雪才是他们最常见的伙伴，但
对我们而言，他们是最辛苦的同事，更是公路
上最美的风景！

“姨叔辈”同事
□许晨冰

有一个片段过去四十
多年了，却一直刻在我的脑
海中。五月，阳光和煦，空
气中弥漫着花草的香味。
父亲正在磨那些农具，小院
里连风声都听不见，只有农
具与磨刀石摩擦发出的“刺
啦”声音。

我蹲在父亲旁边，看他
专注地磨着。他打磨一会
儿，再把农具往水里蘸一
下，以便磨起来效果更好。
磨好的镰刀，他会用青草试
一试刀锋。细长的青草遇
到刀锋，立即断为两截。父
亲满意地说：“瞧我磨的镰
刀多快，削铁如泥！”那时我
真的以为，那把在阳光下闪
着刺眼亮光的镰刀能把铁
器削断。父亲磨好农具，又
把它们擦拭一新，然后对我
说：“小子，知道我为啥磨这
些家伙什吗？这就叫‘磨刀
不误砍柴工’！这人呢，不
能懒，要勤快。你们书本上
不是也说了嘛，劳动最光
荣！可要我说呢，劳动的‘动’很有讲究。
这个动，不光是手脚动起来，最重要的是脑
子要动起来。说白了，劳动的‘动’就是动
脑的意思。”

父亲当过多年的代课教师，很善于在
生活中教育我们。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
我，劳动不是只付出蛮力就可以了，还需要
动脑筋。劳动不能偷懒，更要讲究方法。
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不就是在讲究劳动方
法吗？磨好农具，干起活来省时省力，效果
事半功倍。

父亲特别讲究劳动方法。比如干活时
可以重体力劳动和轻体力劳动相结合，这
样可以有双倍的收获。有时父亲在劳动过
程中给我们姐弟搞个小竞赛，增强趣味性，
让我们感到劳动很有意思。还有就是劳动
时定个小目标，一点点完成目标，让我们及
时品尝到成就感的滋味。

劳逸结合，是父亲经常强调的。到了
农忙时，母亲总是心急火燎，片刻不敢歇
息，父亲却习惯午后小睡片刻。母亲见了
就会抱怨：“火烧眉毛了，还歇着！没见老
李一家天天起早贪黑干活吗？”父亲说：“劳
逸结合，休息十分钟，养足了精神，干起活
来更有劲儿。”事实证明，父亲的劳逸结合
法效果确实好。农活忙起来，家家的孩子
都要跟大人下地干活，有的孩子累趴下了，
不喜欢劳动。我们姐弟却一直觉得劳动没
那么累，这都得益于父亲的劳动观念。

父亲告诉我们既要用手劳动，又要用
脑子劳动，他自己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
父亲尤其注重的，是劳动要有创造性。他
在种田过程中，搞了很多有创意的尝试。
有一年，父亲栽种了不少苹果树。刚栽上
时植株还很小，而且要三年以后才能挂果，
父亲便在苹果园里种大豆、红薯和各种蔬
菜。因为苹果园施了不少肥料，无论种什
么都长得特别好。父亲这个做法，是从玉
米和大豆种植中得到的启发。后来，父亲
还尝试在寒冷时给农作物盖上塑料薄膜，
效果不错。这种做法是大棚蔬菜的雏形，
父亲种植大棚蔬菜比村里人都早。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我养成了很
好的劳动习惯。参加工作以后，我从不懈
怠，而且在工作中讲究方式方法，不断创
新思维。

如今多年过去了，我把父亲的劳动理
念继承了下来。那天我跟孩子说：“劳动的

‘动’是什么意思？就是动脑筋的意思！”我
忽然发现，我说话的口气跟父亲当年一模
一样呢。

楼下小赵两口子在吵架，老房子隔音不好，内
容我听得清清楚楚。小赵从事平面设计工作，比
较自由。每天都在家工作，白天遛狗的责任就落
在了他身上，然而他怕街坊邻居说闲话，误以为
他“吃软饭”，于是早晚遛遛狗。时间间隔太久，
小狗憋坏了，一下楼就尿了。小赵媳妇担心天长
日久小狗憋出毛病，于是冲他发脾气。

有句话叫“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真是一点没
错。2016年，我在一家影视文化公司当编导，实际
上就是写企业宣传片解说词。这活不用坐班，我就
经常中午在小区遛狗。我们这个小区老年人多，喜
欢主动找人搭讪，说话没有什么边界感。

“看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也该找一份工作
吧？这么早就遛狗，提前过起了退休生活？”不止

一位陌生老年邻居好心劝我。我告诉他们我有
工作，只是不必坐班。他们脸上往往露出内涵丰
富的笑，像油画里的蒙娜丽莎，显然是不相信。

“小区里的老人大多是退休工人，在他们看
来，只有在车间里打螺丝才是正规工作。”妻子分
析道。这种观念很难矫正，大白天遛了一个月
狗，我便被不少邻居贴上了“软饭男”“啃老族”的
标签。我一度也像小赵一样，早晚才敢出去遛
狗，后来看狗憋尿憋得辛苦，心里实在不落忍。咬
咬牙顶着不小的“舆论压力”，恢复了中午遛狗。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大白天，小区里
能见到不少年轻人。他们有的在开网店，有的跑

“滴滴”，也有一些像小赵那样，从事设计工作。
他们的收入水平，通常略高于打螺丝的工人和每

天打卡上下班的小职员。虽然仍有一些老年人
觉得这些不是正经事，但持有这类偏见者已经逐
年减少。今年初，社区居委会旁边挂牌成立了

“新业态就业人员服务中心”，经常去居委会参加
活动的老人们，应该都能看到。

某天遛狗时遇到小赵，我开导了他一番。渐
渐地，他白天敢出来活动了。不偷不抢，靠劳动吃
饭，有什么怕别人说的？何必搞得像“地下工作
者”。三十多年前，我在工厂的时候，不少车间工
人还觉得坐办公室的人都是“吃闲饭”的，属于不
劳而获，如今已经没人会认为脑力劳动不是劳
动。时代在发展，对于劳动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

无论何种形式的劳动，都是光荣的，建立起
这样的劳动自信，就不会怕人说闲话。

□朱辉

年轻人的自信


